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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as the teaching process, etc.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iscover the special rul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 system of Chinese with an innovative spirit. Thirdly,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ime conditions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dialectical thinking; “structure-function-culture” combination; 

localization 

 

刘珣先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教育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称号获得者，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工作
1
，深耕教学法的理论与

应用研究。他主张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研究国际中文教学中的问题，从而完善学科方

法论基础。 

为深入了解刘珣先生在辩证思维与国际中文教学方面的具体观点，同时也为帮助广大国际中

文教师或有志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各类人士更好地运用这一研究方法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本刊专门就《辩证思维与国际中文教学法》这一主题对刘珣先生进行了深度访谈。经刘珣先生同

意后，将访谈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一、辩证思维是国际中文教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本刊）：刘先生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国

际中文教学法的研究工作，您主张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完善国际中文教学研究的方法

论基础。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提出这个观点的。 

刘珣：好的，谢谢《汉学与国际中文教育》给我这样的机会来阐释我的观点。当前国际中文

教学已经进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新发展阶段。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体现汉语和汉语教学特点的汉

语教学法体系至关重要，而教学法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的技巧或策略的问题，它涉及很多相关方

面，这就要求首先解决方法论的问题，即哲学基础问题。当我们谈到教学法的方法论时，我们必

然要从汉语、汉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入手进行思考，而这些问题都不是简

单的一是一的问题，更多时候是二元对立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第二语言教学法的

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一些片面化、绝对化的做法，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因而我们主张研究教学法的方法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辩证思维

作为方法论的基础。 

本刊：我们非常认同您主张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研究国际中文教学法的问题，请您

具体谈一谈您所理解的国际中文教学中的辩证统一的问题以及传统辩证思维的含义是什么。 

刘珣：辩证思维，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主张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一个整体，从其内在

矛盾的运动、发展、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对事物不是孤立、局部、片面地认

                                                          
1 我们用“国际中文教育”正式指称我们的这项事业和学科；用“国际中文教学”“国际汉语教学”或“汉语教学”指中国国内及国际

上从事汉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各类教学及活动；用“汉语国际教育”指专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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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而是在对立和统一、联系和发展中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加以认识。 

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早就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是整体的和辩证的。

阴阳、有无、利弊、祸福等等，皆是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现象上的对立，

通过内在的联系而统一，从而形成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 

国际中文教育及国际汉语教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各方矛盾的辩证统一，涉及教与学、

教师与学生、语言与文化、目标语中文与学习者的母语文、标准化与本土化等等多重关系，因而

正可以用辩证思维作为学科方法论的基础，分析并处理好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联系和矛盾。 

这是国际中文教育学科、专业与教学人员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解决国际中文教育诸多

问题的一个突破点。 

二、运用辩证思维构建并完善汉语教学法体系 

本刊：那您是怎么看待辩证思维对国际中文教学法研究的意义的呢？ 

刘珣：首先，我们这个事业、学科和专业名称的中心词总离不开教学/教育；我一直认为我们

这个事业、学科和专业的“本体”正是教学/教育，或者说是汉语教学/中文教育。而辩证思维对

国际中文教学法至关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作为一名教师走上教学岗位，最重要的就是要上好课，创造性地用好教材，

要求自己能够站稳讲台，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汉语教学已成为一门发展

最快的外语/第二语言教学，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甚至教育技术都在不停地更新、变

化，这其实是对教师素养的最大考验。不懂辩证思维，不能很好地考量教学中的各种矛盾，是很

难立足讲台的。 

对于学科方面来讲：第一，化解“汉语难”，提高汉语的教学效率，保持汉语热，这是汉语教

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强调研究教学方法、教学理论的直接原因。第二，反思中

国的国际汉语教学，它已经有 70 年历史，学科建设也有 40 年的历史。作为一门渐趋成熟的学科，

正呼唤一个完善的教学法体系。因此用辩证思维研究汉语教学，总结汉语教学规律，构建并完善

汉语教学法体系，是十分迫切的需要。第三，西方第二语言教学法研究方法虽多，但不太可能专

门考虑到汉语的特点和汉语教学的特殊性，因此，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运用辩证思维进一步发掘

汉语教学的特殊规律，不仅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也将是我们对世界

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宝库作出的贡献。 

重视语言教学的共性，研究汉语教学的特殊性，运用辩证思维对待教学中的各种因素和矛盾，

坚持“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汉语教学理念和十大教学原则以及“三结合”教学理念的教材

实践，这是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发展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本刊：我们认同您的观点，语言教学是各方矛盾的统一体，辩证思维用于国际中文教学具有

重要意义。那到底出于怎样的考量或有什么背景让您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呢？ 

刘珣：国际中文教学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但归根结底，它的基础是语言和语言教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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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语言教学的问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本身的问题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的问

题是我们首先必须思考的，而这些都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 

本刊：既然国际中文教学的基础是语言教学，那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语言教学的共性问题。您

是怎么看待语言教学的共性与汉语教学的特殊性这对矛盾的呢？ 

刘珣：国际中文教学不能脱离语言教学的共性而独立存在。因而我们要重视第二语言教学的

一般规律，借鉴新教学理论。国际汉语教学作为整个第二语言教学的一部分，应该与世界第二语

言教学相接轨。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像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的教学成果，

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第二语言教学的一般规律通常也适用于汉语教学。 

第二语言教学公认的教学新理念包括：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不仅

是掌握语言知识；强调互动和用中学，能力要在运用中培养，用中学，学了才能用；重视语言环

境的作用，利用语言环境，学习真实的语言，真实地运用语言；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者的动机、

态度和策略决定语言学习效果；体认多元文化，增强多元文化意识，了解目的语文化，得体地运

用目的语。 

另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学习”的诠释也值得关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第一，知识是

个人凭借原有的经验对当前事物加以主动理解而建构的，而不是由他人灌输的。不是老师将布袋

里的知识装到学生的布袋里，而是学生自己将知识与脑中已有知识进行匹配，比较分析，建构新

知识。第二，个人对知识的建构又必须发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学生在生活

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才能促发建构的有效产生。第三，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必须尊重他们的个

人需求和个人情感，为他们提供具有个人意义的学习。 

以上语言教学的共性问题对于国际中文教学来说绝不是可以忽略的，而是必须要将之纳入统

一考量范畴的，从这个层面来说，语言教学的共性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基础，我们必须时刻关

注、借鉴、汲取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的新成果。 

本刊：语言教学的共性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我们该如

何认识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汉语本身呢？或者说，对于语言教学来说，汉语本身的特点

怎么能对语言教学产生反思的需求呢？ 

刘珣：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的范畴，我们自然就要研究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语言本体的

汉语问题。而这其中回避不了的就是要理性地看待“汉语难”的问题，一个在中国的汉语教师和

汉语教学研究者中也存在着争议的问题。 

不同于母语的习得不存在难易的问题，成人目的语（第二语言）的学习难易取决于目的语和

学习者母语的关系，或者说距离的远近：同语系的语言——较易；谱系关系远的语言——较难。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属于形态变化语言的印欧语系的学习者，基本学会汉语听说读写所用的时

间，是学会德、意、西语的 3 倍半到 4 倍，达到汉语中级水平，需要 1320 个学时。以每周 5 学时

来算，大约需要学习 8 年左右。 

那么汉语难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不展开详细讨论了，主要可从汉语与其他有关语言的比较中

看出来。第一，绝大多数汉语学习者的母语与汉语的谱系关系都较远，学习过程中难发挥母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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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迁移作用，而母语的干扰作用却较大。第二，汉语的特点（难点）决定了它的难学。人们首先

想到的就是有较难掌握的、音形义一体的独特的文字系统——汉字。汉语声调的曲折变化对于母

语为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来说较难把握，母语为有声调语言的学习者掌握汉语声调也许更加困难，

因为负迁移作用比较大。再如，语法方面，无形态变化、重语序和虚词、词类和句法成分不对应、

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复杂（表达的灵活性，例如：我吃饺子、一锅饺子吃五个人，你吃大碗、我

吃小碗）、重话题、“意合”组织句子（表达的经济性，少用连接词，例如“（因为）我生病了，（所

以）昨天没有来上课”）等等。这些特点甚至使母语与汉语同语系的学习者，也难以感到汉语是距

离很近的易学的语言。第三，汉语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与西方或非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差异较大。 

也正因为汉语有这样的特殊性，汉语教学法的争论一直不断，也就催生了对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外语）教学法的思考的问题。 

本刊：是的。第二语言教学历史悠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也是从古到今都没有

中断过。但是真正把汉语教学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众所周知，教学法

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教学法一直都是不断革新的，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教学法的更新换代的呢？ 

刘珣：现代语言教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第二语言教学出现过数十种教学法，流派纷呈，各

领风骚几十年，为提高我们对第二语言教学规律的认识和提高教学效率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要

看到，教学法流派兴替中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教学法流派之争有时是标新立异，今是昨非；

容易强调一点，推向极端；甚至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 

例如，听说法强调纠错，一定要纠到正确为止，认为不纠错，时间长了错误成了习惯就不好

改正。交际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主张不纠错，因为不停纠错会导致学生产生焦虑，使学生不敢

开口。我们主张要严格纠错，但要适当，不要死纠不放。 

本刊：您举的例子非常有意思。那我们该如何解决教学法与教学之间的矛盾问题呢？作为语

言教师，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刘珣：语言教师要认识到，语言教学已经从“方法时代”转向“后方法时代”。不存在能适应

千差万别的教学需求的最完美的教学方法，要突破方法的局限；比遵循某一规定具体操作步骤的

教学法更为重要的是掌握好指导教学的原则。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适合具体教学环境和

教学对象的教学方法只能由掌握正确教学原则和熟悉多种教学方法的教师运用辩证思维针对自己

的教学实际不断研究、探索。教师不仅是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实践者和消费者，也是教学理论

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者和探索者。教师要把自己的教学经验理论化，从宏观上掌握教学理论和教学

法发展的趋势。 

“后方法”语言教学给我们的启示：“教无定法”，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避免片面性和绝

对化；“教有定则”，要体现第二语言教学的一般规律和汉语教学的特殊规律。比具体方法更重要

的是原则，原则指导教学。没有适用于所有学生的方法，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但是我们要坚

持汉语教学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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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处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和汉语教学内部各种 

矛盾和联系 

本刊：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已经理清了辩证思维作为国际中文教学法方法论基础的基本概念、

重要意义以及形成的历史渊源，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如何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学科中的

各种因素的矛盾呢？ 

刘珣：辩证思维对解决学科和教学中的各种因素和矛盾至关重要。这里主要谈一谈教学中的

问题。前面已经谈到，汉语教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分析好汉语教学内部各种矛盾和联系，

处理好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防止片面化和绝对化。我们重点谈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成人与儿童语言学习的问题。成人与儿童学习不一样，儿童长期浸泡在母语当中，通过

自然的接触而习得母语。他们的模仿、记忆能力很强，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意识地分析语法，而

是整体吸收。他们的学习从具体的一点一滴开始，没有教学大纲，从零碎的、分散的学习，到最

后形成系统；而成人第二语言学习则是短期速成的，按照教材、大纲学，通过分析、归纳来找出

规则。要有系统性，先要获得语言的概貌，掌握语言的基本框架，由粗到细，以后再不断地丰富。

儿童与成人的教学方法一般不能互用。 

（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问题。要正确认识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关系。教学中教师要“以

学生为中心”，是为了强调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提倡启发式的教，创造性的学。但不是说应由学生

来决定一切，需要同时强调“以教师为主导”。教师不应当放弃“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和组

织教学、激励学习动机、示范和指导纠错的作用，不能只是消极地充当“被咨询者”。 

（三）用与学的关系问题。用与学是教学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从长远来看，现在的学是

为了将来的用。但就学习阶段而言，我们提倡的是在用中学，中心词还是学，现在的用是为了当

前更好地学。特别是成人学习的课堂，要防止课上用得热热闹闹（就事论事），课下发现却没有学

到什么（规律）。 

（四）结构、功能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语言内部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一对联系与矛盾是

结构与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实质是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意义的关系：结构涉及到语音、词汇、

语法、话语等层级；功能则联系到情境、话题、任务等方面。结构与功能是形成语言运用能力不

可缺少的两要素。不掌握结构即语言形式，开不了口；不掌握功能即语言用途，不知道怎么用。 

大部分中国大陆学者主张需要恰当地处理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今天时代又要求进一步加强语

言中的文化的教学，应当将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结构是语言的形式，是正确地运用语言的基础；功能是对语言的运用，是有效地运用语言的

目的；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是得体运用语言的条件。三者代表了三方面主要的教学内容，三者的

关系要通过兼顾与协调而结合，不是只强调某一点，忽视或排除其余，这代表了教学的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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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用辩证思维深化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教学理念的研究 

本刊：以上各种关系确实是我们教学中不得不面对的，用辩证思维看待他们则自然可以做到

全面考虑，不失偏颇。我们注意到，您谈到结构、功能与文化的对立统一时，强调“三者代表了

三方面主要的教学内容，三者的关系要通过兼顾与协调而结合，不是只强调某一点，忽视或排除

其余，这代表了教学的总原则。”这也就是我们常提及的“结构-功能-文化”三结合的教学原则或

理念。请您再详细谈谈。 

刘珣：前面说过，“结构-功能-文化”三结合的教学理念是兼顾各类教学法特点，又符合国际

中文教育自身特点的教学理念。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解析： 

（一）汲取了西方第二语言教学法（既包括当前的交际法、任务法，也包括传统的语法翻译法、

听说法）的优秀元素，摒弃它们的不利于汉语学习的极端做法。 

（二）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总结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强调结构是基础。这是与功能主义

教学法最大的区别。 

（三）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学习目的不同，可分别采用显性（如对成人）或隐性（如对儿童）

的结构教学。显性教学：对成年人、专业学习者，可以明确地、突出语言结构的教学，采用演绎

法或归纳法，让学习者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掌握语言结构规则。隐性教学：对儿童、

非专业学习者，在教师、教材明确结构及教学重点的情况下，课堂主要通过大量的活动而不是显

性的讲解或操练，让学习者正确使用语言。 

（四）强调结构的教学必须以功能为目的，学会语言结构是为了交际和运用，掌握功能才是习

得第二语言的根本目的和方向。离开了功能，结构的学习就没有意义；结构也只有在功能所要求

和提供的情景、内容中，才能掌握。 

（五）重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结构是语言的形式，文化则是语言的内容。语言中的文化：

A.指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所必须遵守的、该语言群体的风俗习惯、语用规则、社会文化规范等。

文化制约语言的运用，是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条件。B.也指语言所反映的这个国家或民

族的文化内容，特别是语言使用环境中所体现的目的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一般社会文化知识。了

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增强多元文化的理念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目的。 

本刊：既然是教学理念，“结构-功能-文化”三结合的国际中文教学必然也要遵循一定的教学

原则，进而形成一套教学模式。您认为该如何界定这些原则并构建教学模式呢？ 

刘珣：后方法时代，比具体的教学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指导语言教学的原则，根据汉语教学的

特点，借鉴西方的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十大原则，也称十大元素：能力、主体（学生）、运用、认

知（让学生理解）、比较（汉语与母语比较、文化比较）、输入（给学习者大量的可理解输入）、输

出（让学习者有大量的运用语言表达的机会）、策略（学习策略和方法）、情感（不断给学生充电，

保证学习动机）、技术（多媒体、网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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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法时代，没有固定不变的教学方法或模式，对新走上讲台的教师，根据上述原则，我们

建议的课堂模式应该是：学习目标（告诉学生这堂课学什么）——热身（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建

构的）——展示新课（课文、生词、语法）——操练新语言点（不排除机械性操练，达到熟练掌

握语言结构的程度）——双人或小组活动——拓展性学习（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提供拓展性学

习）——交际性、任务型活动（作为最高的实践活动，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所获能力，以小组形

式进行接近生活实际的交际性、任务型活动）——自我测评（这节课学到了什么）。 

“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是根据我们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汉语教学的理念；

也是大多数汉语教师和学者所主张的、或实际上在使用的汉语教学法。它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和汉

语教学规律；也符合第二语言教学发展的总趋势。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所赞同。

但它又绝不是汉语教学唯一的方法，教学和学习理论的研究，是无止境的；社会对第二语言教学

的要求，是在不断发展的；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汉语教学方法的探索，

总有无限的空间。我们鼓励进行不同教学法的探索，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希望出现更多的

不同教学法的教材，包括把交际法、任务法引入汉语教学中。但无论是总结过去或探索未来，都

必须从汉语教学的特点出发！ 

教学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中文教学法在不同时地环境中也是要有所调整的。对于国际中文教

学界来说，各国教师应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适时提出更加便于操作的“本土化”的教学法。

所谓教学法的“本土化”是指教学能针对学习者本土的需求，适应学习者本土教育环境、语言学

习环境，并能考虑到学习者的母语、母文化，更方便学习者学习和使用目标语。 

本刊：刘先生，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汉学与国际中文教育》的采访。通过您的阐释，我们

更加详尽地了解了您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理念的看法。我们相信今天的访谈会

让大家对国际中文教学法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 

刘珣：不客气。辩证思维用于国际中文教学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值得挖掘。“教无定法，贵在

得法”，我们的思考仅是抛砖引玉，大家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探讨。 

 


